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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阴老腔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地方戏曲，深深地植根于关中的地域文化之中。它不仅是对华阴、秦东乃至关

中地区风俗民情的一种原生态展示，而且是秦东人民文化个性的一种深情表达。此外，华阴老腔还体现着老腔艺人对生存

意义的追问与对生命价值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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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是以民间说书艺术为基础发展形成

的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滥

觞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时期，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活

化石。［1］
华阴老腔原本是一种皮影戏，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它是以华阴市岳庙街道办事处双泉村张氏

户族家族戏的形式存在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老腔只传本族同姓的男性，不

得传于外人。虽然华阴老腔有辉煌的历史，但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观众审美

期待的变迁，像许多民间文艺一样，华阴老腔也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甚至濒临灭亡。为了适

应时代，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未，老腔曾被搬上大舞

台，但这一尝试并没有得到深入推进。直至 2003
年，时任华阴市文化局干部的党安华与老腔艺人们

一起尝试通过排演《古韵乡趣》对老腔的演出方式

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为此，他们把皮影与演唱、
演奏剥离，使老腔由皮影戏转变为艺人直面观众的

戏曲表演。除演出方式变革之外，这一时期的老腔

变革还体现在角色的配置方面———他们在演出中

还增加了女性纺织等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表演成

分。在老腔艺人从后台走向前台的同时，幕布的取

消还扩大了老腔的表演空间。此后，老腔的演出就

不仅仅局限于狭小的舞台之上，还走向了街区广场

甚至是田间地头。改革之后，观众不再隔着幕布看

皮影，而是面对面地欣赏老腔艺人绘声绘色的表

演。此前，观众只能通过老腔艺人的唱腔和音乐的

旋律去体会其在演唱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当观众

直面演员的时候，其不仅可以感受唱腔与旋律带来

的心灵震撼，而且还能够亲眼目睹老腔艺人演唱过

程中的表情神态与舞台造型，这种声情并茂的演出

给观众带来的审美冲击力无疑是更加强悍的。

一、豪迈之气在地域风俗与历史

文化的交汇地带飞扬

“任何一种声腔及其表演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都与其产生及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关，都是该

独特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产物。”［2］
华阴老腔作

为一种地域文化，它的生产与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

也都与其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关中的地理

环境为老腔的生存提供了自然文化空间，关中的民

俗风情与历史文化则为老腔提供了文化根基。位

于关中东部的华阴，自古以来其农业就非常发达。
广大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即使不在一起劳动，由于

土地平整广袤，他们也可以喊话或手语交流。正因

为能见度高，声音传递受到的阻力小，因此这种交

流不仅可以远距离进行，而且可以多人间同时互相

交流。这种情形不但在古老的华阴人那里在所难

免，即使到了包产到户的现代，人们在田间劳动时

也有喊话交流的现象，而且一旦有人唱起时其他人

也会附和跟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并

不牵强地得出一个结论———华阴老腔很可能就是

在这种民俗传统的基础上由艺人加工而成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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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阴老腔的起源问题，学界曾有三种说法，如

“兵营说”［2］、“曳船说”和“孟儿说”［3］73。尽管如

此，但我们以为华阴老腔的诞生与发展肯定和华阴

人民曾经的生存状态，华阴的民风民俗有必然的联

系，这也许是文艺起源于生活的最好注解之一。
老腔演出时，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老

腔艺人都不会过分刻意的装扮。他们既很少化妆，

也很少穿戴传统戏剧中常见的那些表演服饰。无

论演唱什么内容，塑造什么人物形象，他们一般都

不会装扮为唱腔所指的角色，而是身着普通服装。
当然，这里所说的普通服装并不一定是指当前的日

常服装。在很多时候，他们也穿戴历史上关中平民

经常穿戴的传统服装。演出中，男艺人或头戴无沿

粗布帽，或头裹白羊肚手巾，或什么也不戴，发型顺

其自然，不刻意追求整齐统一。大多时候，他们穿

着对襟布衣、大裆裤和圆头布鞋，或者是棉衣棉裤

棉鞋。演出过程中，有坐在方凳上的，有坐在长凳

上的，有屈膝蹲着的，有席地而坐的，也有站着的。
在男艺人中，还有人手持长长的大烟斗，甚至在演

出过程中，还模仿抽烟的动作。当然，老腔艺人有

时也穿着他们现在的日常服装演出。不过，他们并

不一定追求时尚，即使穿上西装革履、茄克西裤、中
山装或休闲服等服装，也要和关中农民在外形与精

神上相一致，避免把自己包装成“城里人”。老腔

演艺人员中的女性比较少，一场演出之中，一般只

有一两位女性艺人。女艺人穿的也常常是对襟布

衣、大裆裤和圆头布鞋，或者是棉衣棉裤棉鞋。演

出中，她们与男艺人有鲜明的分工。她们很少有唱

腔，经常是手执纺锤模仿纺线织布或拿个鞋底模仿

纳鞋底做针线，有时也敲击小锣等辅助性乐器。不

仅如此，在演出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她们总是斜靠

着某个柱子或墙壁站在后面。在唱腔方面，华阴老

腔采用一人主唱众人帮腔附和的拖腔方式 ( 民间

俗称为拉波) ，声腔刚直高亢，气势磅礴豪迈，听起

来颇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之感，落音时还常常

引进渭水船工号子曲调。因此，当地人们形象地

说:“拉坡号子冲破天，枣木一击鬼神惊。”赵熙先

生看完老腔后，曾情不自禁地赞曰: “挥戈舞枪任

潇洒，战马腾空似云翔。众人帮腔一人唱，千军万

马过大江。”［4］
华阴老腔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文

艺，它不仅体现着关中乃至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也诠释着华阴乃至关中人民的文化个性和生活习

性，老腔艺人们的服饰动作无一不活脱脱地再现着

关中的区域文化特色。

文化是民族个性的最好注解，老腔也不例外，

它真实地再现着华阴、关中甚至陕西人的风俗民

情。因此，雷雁林曾认为“老腔吼出的不是‘戏’，

是力量、汗水和性情”［5］。关中人喜欢唱民歌的文

化个性既是华阴老腔源远流长的原因，也是其具有

民歌风味的重要原因。关中人性格刚烈，为人豪

爽，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声吆喝，而且喜欢

喝烈性酒 ( 如 关 中 人 所 喜 爱 的 西 凤 酒 就 有 些 刚

烈) 。在演老腔时，他们的性格特征就难免会投射

到演剧之中，因而华阴老腔声腔刚直高亢，气势磅

礴豪迈。雷雁林曾说“在陕西，最能体现秦人性格

的皮影唱腔，那要数华阴的‘老腔’了”［5］。不仅如

此，关中人喜欢看老腔也是性格使然。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一方水土也会滋生一方文化。因而，华阴

老腔的豪放神韵就和江南小调的阴柔之美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如王骥德《曲律》所说:‘北之沉雄，

南之柔婉。’‘老腔影子’的声腔亦具有同样的风

格。‘粗犷豪放，高亢昂扬’。”［6］
正因为华阴乃至

关中地区土地广袤平整、华山险峻、秦岭巍峨，于

是，在这片热土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华阴老腔必然

不同于诞生在南方水乡、丘陵地带的江南小调。关

中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为秦国文

明的兴起曾奠定了强大的基础。“秦中自古帝王

州”，关中不仅拥有封土广大的汉代帝陵，还有雄

伟磅礴的唐代帝陵及其埋藏丰富的陵园遗迹、遗物

和精湛绝伦的唐陵石刻。这些陵园遗迹和遗物均

是陕西重要的文物资源，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关

中东部的华阴，其境内有西岳华山，是秦东著名的

历史文化故地。正因为华阴乃至关中拥有的历史

厚重感是江南水乡难以比肩的，所以华阴老腔以历

史题材见长，而江南小调则以爱情题材居多。华阴

老腔演出服饰的原生态特征，不仅体现了华阴乃至

关中人的历史传统———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且

使老腔真正地走向了大众，成了农民自己的大众文

化。在老腔的渊源问题上，尽管学界有人认为老腔

的源头是“船工号子”［3］73，但笔者以为，华阴乃至

关中的农耕文化才是老腔文化的真正源泉。正因

为农耕文化在整个关中地区源远流长，关中的民俗

风情难免打上了农耕文化的鲜明烙印，所以建立在

关中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传承基础之上的老腔必

然与关中的农耕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老腔

就难免体现着具有农耕文化印迹的关中民俗风情。
老腔演出过程中，老腔艺人屈膝蹲着或席地而坐就

是关中传统的民俗之一。时至今日，我们也会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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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无论田间地头或大街小巷常有人屈膝蹲着或

席地而坐。在陕西“十大怪”之中，也有“凳子不坐

蹲起来”的说法。在历史上，关中人喜欢用烟斗抽

自己种的烤烟，而且以烟斗大竹管长为喜好。这种

情形虽然在当前关中的城市里已经非常少见，但在

关中乡村却并没有绝迹，老腔艺人手持烟斗的舞台

造型无疑是关中古老民俗的一种生动而真实的展

示。艺人把头剃成儿童式的茶壶盖发型，光着膀

子，裹个红肚兜在舞台上尽兴地表演，则体现了关

中人的乐天思想和传统。华阴老腔中没有或少有

女艺人，则说明了历史上关中女人在文化地位和社

会地位上无法与男人们同日而语。由于关中历史

悠久，且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所以儒家文化

和封建礼教在古老的关中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女

艺人的穿戴及站立后台的舞台定位，也体现了这一

点。此外，老腔不仅体现着华阴乃至关中的民情风

俗，还体现着华阴乃至关中的家居风俗。舞台上的

长凳和方凳就是关中常见的，较具代表性传统家

具。
作为一种地方戏曲，无论是唱腔唱词，还是舞

台造型，华阴老腔都深深地植根于华阴乃至关中的

民俗文化之中。华阴乃至关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华阴老腔的诞生与发展提

供了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正是在特定的地理环

境、历史文明和民俗风情三维一体的文化空间中，

华阴老腔获得了原生态的审美意蕴。也正因为

“原生态是老腔最大的特点”［7］，所以“无论是在剧

史的本源性、传承的封闭性方面，还是在剧种的独

存性、风格的张扬性等方面，老腔都有其独特的艺

术价值和史学价值”［7］。

二、缱绻的灵魂守望与激情的意义追寻

“人是思想的、观念的、精神的动物，在吃饱喝

足，放下筷子之后会产生休闲、娱乐、玩耍、欣赏等

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化艺术需求，这种需求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日益增长、提高、转变的，任何文化艺

术都会在人类生活方式变化和思想观念更新中

‘慢慢变老’。”［8］
就此而言，华阴老腔也在所难免。

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城乡文化交流的日趋

频繁，在媒介日新月异和大众审美期待多元化的今

天，尽管一些艺人依然筚路蓝缕，但华阴老腔已难

有往日的辉煌，而且危机重重，甚至成了急需抢救

的濒危文艺。2006 年，华阴老腔被列入了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目。“申遗”的成功，显然把华阴

老腔的保护传承工作提升到了国家文化战略的层

面，这无疑对华阴老腔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

义。在这种背景下，当地政府和民间团体虽然在老

腔的保护传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老腔的危机特别是其深层次的问题却并没

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虽然政府已给老腔艺人提

供了工资津贴，但老腔仍然没有走出后继乏人的困

境。当前，热衷于老腔艺术的年轻人并不多见，即

使老腔世家的后人也鲜有立志传承老腔艺术的年

轻人。如“2005 年 7 月 18 日( 阴历六月十三) ，华

阴市五方乡王寨村关公庙会演出，观众很少。演出

刚一开始，几个好奇的孩子玩了一会儿就不见了，

只有十几位老人在似看似听地坐在那儿。演到一

多半时，狂风大作，稀疏又较大的雨点哗哗而至，最

后只剩下几个老头被迫躲到庙里看演出并坚持到

了最后。”［2］
中青年观众的大幅度减少，对老腔而

言，无疑是其生存危机的表征之一。外地甚至国外

人喜爱老腔的原因虽然无非是通过耳目猎奇满足

他们对关中风土民俗的某种想象，但歪打正着，他

们猎奇式的喜好却为华阴老腔扩大了生存空间。
“由此可见，虽然华阴老腔的生存危机是真实存在

的，老腔艺人的孤独和落寞感是在所难免的，但我

们坚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老阴艺术仍会继续存

在，它仍将是华阴、秦东乃至关中地域文化的一张

名片。”［9］

在民间艺术面临众多困境的今天，老艺人们依

然迎难而上，尽其所能地继承和延续着自己心爱的

老腔艺术，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官方的工资津贴，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老腔艺术一往情深。也许，正因

为如此，为了传承老腔艺术，他们甚至不在乎报酬

的多寡。为了拓展演出市场，他们有时要夜行数十

里路到外村或外乡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免

要牺牲一整夜的时间。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因为

二三十元的演出工资结束演艺活动。在他们看来，

他们从事老腔演艺活动的主要原因不是钱，而是因

为他们喜欢这门艺术。他们无法放弃自己心爱的

艺术，看到这源远流长的艺术走向衰落，他们常常

痛心不已。因此，老腔艺人们在深感危机四伏的同

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对他们来讲，老腔的未来不

仅涉及到地域文化的传承问题，也涉及到家业的继

承问题。他们的坚守既是对老腔艺术的守望，也是

对自己灵魂的守望。
华阴老腔不仅是对华阴、秦东乃至关中风俗民

情的一种原生态展示，而且是其文化个性的一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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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表达。与此同时，华阴老腔还体现着老腔艺人对

生存意义的追问和对生命价值的关怀。华阴老腔

表演形式的生活化不但体现了老腔的原生态特征，

还体现了老腔艺人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既演

戏也在演自己的艺术蕴藉。他们通过老腔演出展

示他们的前辈甚至他们自己对老腔艺术的挚爱和

理解，体现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表达他们

对生活的理解。唱腔的高亢豪迈昭示着西北男人

的顶天立地、永不服输的阳刚之气。唱词中的军旅

题材和关涉民族国家问题的宏大主题，则体现了老

腔艺人身在民间心系天下的宏阔胸怀。对老百姓

生存状态的关注，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对历史上不

公平事件的追问和反思，则体现着他们对弱势群体

的关怀和对生活意义的追寻。演唱中那歇斯底里

的呼喊不仅体现了他们疾恶如仇、主持正义的英雄

气慨，也体现着他们是非分明、追求真理的人格品

质。由于老腔所展现的这些美好的人格特征都是

人格美的应有之义，因而这些人格品质的舞台展示

便产生了强烈的审美冲击力和感染力。正如陈仓

所言，“文艺作品的‘美丽’在于人道、公正、公平、
透明、坦诚、慈善等普适价值的光彩，在于思想的影

响力、观念的光芒和真话真情的感召力。”［8］
老腔

对人格美的展示不仅展现着老腔艺人对人生意义

的理解与品味，还在召唤观众良知的同时，也常常

会引发观众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正因为美好人格

的审美力量无比强大，所以美好人格的沦丧或泯灭

必然会给善良的人们带来撕心裂肺的痛苦，并激发

人们愈加珍惜和向往善以及所有美好的人格品质。
这就是悲剧的审美效应，也是艺术能够通过审美净

化人心的重要原因。其实，对人格美的关注也就是

对人自身亦即对人怎样活着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关

注。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习惯于将自己所有人生

际遇的原因归之于命。因此，中国文艺包括民间文

艺常常涉及到老百姓苦乐观和天命观的话题，老腔

也不例外。老腔艺人对何者为苦，何者为乐的追问

既体现了他们对现实的反思，也体现着老腔艺术对

生命自身价值与质量的关怀。他们对传统天命观

的陈述、反思和追问也何尝不是在表达自己对生命

的珍惜和人文关怀。生命不仅是一段时间的标识，

也是一个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人类历史上，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生命的践踏与蹂躏制造了太

多的人间悲剧。因此，有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历来

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因而，这一话题不但自古

以来广受关注并引发人们对自己身家性命的思考，

而且常常会推己及人并滋生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与

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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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Huayin Laoqiang’s Artistic Style
WANG Heng

( School of Humanities，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Abstract: As a long story of local opera，Huayin Laoqiang has rooted deeply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culture． Huayin Lao-
qiang is not only an original ecological exhibition of Guangzhong customs，but also a soulful expression of Qindong people’s cultural
personality． In addition，Huayin Laoqiang embodies the question of existent meaning and the care of life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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